
□ 范伟锋

相遇即入夏，心情如绽花。刚刚说

要熬过最漫长的冬天，人间遍地芳菲的

春天也已告别，转眼便迎来夏天。当我

们 追 赶 星 月 ，醉 心 夏 晚 清 凉 。 殊 不 知 ，

黑夜过后的夏晨更加令人回味，让人怦

然心动。

晨 曦 微 露 ，几 米 阳 光 越 过 钱 塘 江 ，

压着尚在沉睡的杭州，穿插狂绿的乔木

间隙，映照水面浮萍。熬了一宿的几尾

红鲤儿间或冒泡，漾起圈圈波纹。树梢

上 几 只 斑 鸠 率 先 发 声 。 少 顷 ，麻 雀 、喜

鹊 等 鸟 儿 不 约 而 同 地 跟 鸣 。 一 群 池 鹭

不 知 从 哪 棵 树 下 钻 出 ，精 神 抖 擞 地 巡

弋 ，挑 逗 着 羞 答 答 的 荷 花 。 岸 堤 两 旁 ，

宿 根 花 伸 展 懒 腰 ，杜 鹃 花 色 正 浓 ，更 有

那松鼠乱窜一通。这动人一幕，定格在

夏 晨 的 杭 州 西 溪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。 韦 应

物《夏 花 明》里 那 句“ 夏 条 绿 已 密 ，朱 萼

缀明鲜”，用在这里正合适。

于我而言，夏日晨风是一年中最宜

人爽朗的。它不像秋风愁煞人，也不似

二月剪刀风，更无冬日寒风的凛冽。夜

宿厦门曾厝垵，对岸鼓浪屿的灯塔复归

平静。我与轻涛同醒来，漫步在环岛路

的 椰 树 下 ，微 风 拂 过 脸 庞 ，仿 佛 在 诉 说

着鹭岛风情。也曾就读于橘乡黄岩，迷

人的夏风裹荡来沁人心脾的橘花香，晨

读 朗 朗 ，仿 佛 连 呼 吸 都 是 浪 漫 的 ，直 想

拉住青春永不说再见。

夏晨最有烟火味。凌晨起，街上已

遍 布 忙 碌 的 背 影 。 早 早 送 孩 子 上 学 的

家 长 ，凝 望 里 渗 透 着 殷 殷 期 盼 ；出 租 车

司 机 停 下 车 ，喝 一 杯 豆 汁 ，来 一 笼 灌 汤

包 ，咬 几 口 大 饼 油 条 ，趁 机 兜 兜 各 自 收

入 ，尔 后 抹 嘴 一 笑 迎 接 南 来 北 往 客 ；周

遭 的 买 卖 吆 喝 声 里 ，满 是 大 快 朵 颐 者 ，

浓 浓 的 市 井 气 息 充 斥 夏 日 晨 光 。 而 一

切 落 幕 后 ，人 们 在 酷 日 的 热 浪 中 ，又 勇

敢地继续穿梭于滚滚红尘。

年岁渐长，童年回忆愈加清晰。记

得 小 时 ，鸡 鸣 三 遍 ，东 方 泛 白 。 尾 随 奶

奶 去 摘 瓜 蔬 ，小 脚 丫 落 在 田 间 小 道 ，踩

踏 攒 着 露 珠 的 野 草 。 那 全 身 披 满 细 绒

毛 的 葫 芦 、刚 掏 出 的 新 鲜 小 土 豆 ，还 有

斜躺在密草下的几根黄瓜，塞满整整一

挎 篮 。 奶 奶 还 用 狗 尾 巴 草 串 起 野 果 蓬

蘽（俗 称 角 公），那 果 子 色 红 汁 多 味 甜 ，

一 路 咬 到 家 ，已 所 剩 无 几 。 此 刻 ，旭 日

初 升 ，村 庄 炊 烟 袅 袅 ，水 田 老 牛 哞 哞 。

这充满泥土气息的故乡风景，成了我珍

藏的乡愁。

曾 几 何 时 ，我 在 行 走 中 品 味 过 不

同 地 域 的 夏 日 清 晨 。 散 步 北 京 天 坛 公

园 ，大 爷 大 娘 们 身 怀 绝 技 ，魔 术 似 的 玩

柔 力 球 、抖 空 竹 、踢 毽 子 甚 至 倒 挂 单

杠 ，老 外 看 了 直 竖 大 拇 指 。 登 泰 山 ，裹

着 军 大 衣 睡 了 一 宿 ，睡 眼 蒙 眬 中 ，瞅 见

太 阳 从 天 际 线 慢 慢 升 起 。 霎 时 ，大 地

山 川 一 片 霞 红 。 众 人 的 欢 呼 声 荡 清 了

蹲 守 一 夜 的 疲 惫 ，之 前 的 狼 狈 不 堪 都

成 了 享 受 壮 丽 的 伏 笔 。 躲 开 喧 嚣 ，栖

息 大 理 民 宿 。 斜 躺 在 洱 海 风 花 中 ，眯

眼 看 透 明 顶 窗 上 的 蓝 天 白 云 ，思 绪 已

飘 空 。 这 种 倦 鸟 归 巢 的 感 觉 ，成 了 夏

晨 的 唯 一 。 横 贯 千 里 ，飞 赴 新 疆 ，凌 晨

游 荡 在 乌 鲁 木 齐 的 大 街 上 。 大 巴 扎 已

经 忙 碌 开 来 ，从 门 缝 里 溜 出 来 的 馕 香 ，

昭 示 着 新 的 一 天 美 好 来 临 …… 如 今 ，

忆 起 旅 途 清 晨 的 点 滴 片 段 ，始 终 觉 得

还 欠 世 界 一 场 远 游 。

不管哪里，每一个夏晨都投射出勤

劳的中国人的身影，都归属奔跑在路上

的 行 者 。 我 想 ，把 握 不 了 其 他 ，抓 住 某

个夏晨，也是件温存的事。

如此说可好？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夏

日之晨最可计。

□ 陈寿南

“ 情 闲 好 品 茶 ，性 淡 能 辨 水 。”

明 代 诗 人 朱 凯 的 诗 句 ，道 出 了 品 茶

的 心 静 情 趣 。 喝 茶 ，具 有 提 神 醒

脑 、强 身 健 体 的 作 用 。 闻 闻 茶 香 ，

品 品 茶 韵 ，叙 叙 茶 语 ，能 给 人 带 来

无 穷 的 惬 意 。

中 国 茶 分 为 红 茶 、白 茶 、黑 茶 、

绿茶、青茶、黄茶六大类。在福建漳

平的茶庄、茶楼里，常见的茗茶有武

夷 岩 茶 、安 溪 铁 观 音 、福 鼎 白 茶 、安

化 黑 茶 、云 南 普 洱 、西 湖 龙 井 、漳 平

水 仙 等 。 近 年 来 ，在 纷 繁 众 多 的 茗

茶 中 ，漳 平 水 仙 茶 以 其 传 统 制 茶 工

艺异军突起，深受人们钟爱。

品 茗 茶 ，思 茶 乡 。 若 要 了 解 水

仙茶的文化，还是要到“中国水仙茶

之 乡 ”漳 平 市 南 洋 镇 ，去 看 一 看 、游

一游、品一品，才会切身感受到茶乡

的美丽与茶韵。

南 洋 镇 位 于 漳 平 中 西 部 ，距 漳

平市区约 15 公里。南洋镇盛产水仙

茶饼，是乌龙茶类紧压茶生产基地、

国 家 级 水 仙 茶 综 合 生 产 标 准 化 示 范

基 地 。 该 镇 种 茶 历 史 悠 久 ，从 元 代

就 开 始 种 植 茶 叶 ，到 明 清 时 已 有 相

当规模，如今已发展为规模化、产业

化，成为游人的打卡地。

春 末 夏 初 ，我 与 几 位 朋 友 前 往

南洋茶乡郊游览胜。

一 溪 两 岸 ，游 览 千 亩 南 洋 国 家

湿 地 公 园 绮 丽 风 光 。 从 龙 岩 市 区 出

发，驱车一小时左右，便到了南洋国

家 湿 地 公 园 的 入 口 处 —— 暖 洲 村

口 。 村 口 立 着 一 块 米 黄 色 大 石 ，石

面上刻着“南洋国家湿地公园”。一

眼望去，湿地公园一马平川，盆地两

旁 山 峦 起 伏 ，满 山 茶 绿 。 宽 阔 清 澈

的 九 鹏 溪 从 北 向 南 穿 镇 而 过 ，错 落

有 致 的 美 丽 村 庄 坐 落 两 岸 。 湿 地 公

园 为 长 条 状 ，从 暖 洲 村 到 北 寮 村 南

北 长 约 6 公 里 ，占 地 面 积 上 千 亩 ，建

有 旅 游 沥 青 公 路 、栈 道 、凉 亭 、展 示

馆 等 。 晚 春 与 初 夏 交 替 时 节 ，湿 地

公 园 生 机 盎 然 ，万 物 争 春 ，竹 翠 林

秀，白鹭时飞。这里处处是景，处处

入 镜 ，让 人 目 不 暇 接 。 徜 徉 在 蜿 蜒

曲 折 的 栈 道 ，犹 在 画 中 ，空 气 清 新 ；

驻 足 于“ 水 仙 亭 ”“ 观 鸟 亭 ”，茶 韵 心

生 ，鸟 鸣 在 耳 ；行 走 在“ 琴 坝 ”，如 弹

碧波，浪花放歌……

游 览 了 湿 地 公 园 ，我 们 又 驱 车

前往人称“中国水仙茶第一村”的北

寮村，观茶山胜景，看新茶采摘。途

中，我们经过“国家森林乡村”“全国

乡 村 特 色 产 业 亿 元 村 ”梧 溪 村 。 整

齐划一的新村、新茶飘香的街道、绿

树相拥的公园、溪水如镜的生态，展

示 出 茶 产 业 发 展 、生 态 修 复 带 来 乡

村 振 兴 的 新 貌 。 20 世 纪 70 年 代 建

造 的 四 孔 石 拱 大 桥 横 卧 在 村 边 溪 水

之上，见证了茶乡的时代变迁。

略 览 了 梧 溪 村 的 美 丽 风 光 后 ，

我 们 到 了 北 寮 村 。 北 寮 村 生 态 优

美，千山茶绿，人口虽仅 600 人，却有

3600 多亩的标准化、现代化茶园，每

年 都 会 举 办 水 仙 茶 采 摘 节 和 祭 祀 陆

羽 茶 圣 活 动 。 街 上 茶 坊 林 立 ，还 有

一 座 陆 羽 广 场 。 从 广 场 拾 级 而 上 ，

茶 香 阵 阵 扑 鼻 ，一 望 无 际 的 茶 山 犹

如 层 次 分 明 的 绿 色 画 卷 ，一 直 延 伸

到 天 边 。 在 这 里 ，随 处 可 见 三 五 成

群的采茶女，包着鲜艳的头巾，穿着

斑斓的服装，背着竹编茶篓，犹如一

群 群 彩 色 蝴 蝶 驻 足 在 排 排 绿 绿 的 茶

丛中，纤细的手指忙个不停，脸上洋

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在 茶 博 馆 里 ，我 们 感 受 了 水 仙

茶 的 历 史 与 文 化 。 在 这 里 ，可 以 了

解水仙茶的种植、采摘、制作、功效，

可以知道茶乡茶产业的历史、现状、

规划、举措、成效，可以看到茶企、茶

农 的 创 业 典 型 ，还 可 以 听 到 水 仙 茶

的 美 丽 传 说 。 相 传 乾 隆 皇 帝 巡 游 福

建 时 闹 肚 子 ，饮 了 侍 女 水 仙 递 送 的

漳 平 茶 叶 而 愈 ，故 赐 该 茶“ 水 仙 ”之

名，并列为贡茶。坊间又传说，北寮

村 石 牛 岽 有 一 仙 女 ，常 用 山 上 的 茶

叶 为 百 姓 治 病 ，后 人 便 称 此 茶 为 水

仙茶。

游 览 完 茶 山 ，参 观 了 茶 博 馆 ，我

们 又 到 营 仑 新 寨 参 观 福 建 省 第 五 批

省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乌 龙 茶 制 作 技

艺（水仙茶制作技艺）代表性传承人

张 兴 裕 示 范 工 作 室 ，了 解 水 仙 茶 传

统 制 茶 工 艺 。 在 这 里 ，我 们 看 到 张

兴 裕 制 茶 的 全 过 程 ，品 到 他 制 作 的

精 品 水 仙 茶 ，听 到 他 非 遗 传 承 的 故

事 和 制 茶 的 要 诀 。 张 兴 裕 介 绍 ，他

的 茶 艺 是 从 水 仙 茶 饼 创 始 人 刘 永 发

传承而来，到他已是第四代。现在，

他 又 把 传 统 制 茶 技 艺 传 给 两 个 儿

子 ，并 带 了 7 个 徒 弟 。 他 说 ，要 制 好

茶 ，必 须 把 握 采 茶 、晒 青 、凉 青 、摇

青 、杀 青 、揉 捻 、选 茶 、压 型（四 方 茶

饼）、包 装（棉 纸）、烘 焙 等 各 个 环 节

要领；茶制得好不好，手摸、眼看、鼻

闻、嘴品就知道；好茶要具有苦、涩、

麻、香、甘等韵味；大师制茶人都会在

自己制作的茶饼上盖上私章，以示茶

品上乘，也是信誉的承诺。

闻 香 茶 街 ，逛 街 景 、品 茗 茶 、尝

美 食 。 到 南 洋 ，一 定 要 去 镇 里 的 千

米 茶 街 逛 一 逛 ，品 品 茗 茶 ，尝 尝 美

食 。 在 茶 街 ，只 见 不 少 茶 坊 晒 着 茶

青 ，正 忙 着 制 茶 ，空 气 中 飘 溢 着 茶

香 。“ 无 由 持 一 碗 ，寄 与 爱 茶 人 。”唐

代 诗 人 白 居 易 的 诗 句 ，道 出 了 闲 时

品 茶 论 道 之 意 境 。 在 茶 街 的 茶 庄

里，可以看到各种品牌的水仙茗茶，

如 果 想 品 到 水 仙 茶 的 独 特 茶 韵 ，建

议 你 坐 下 来 静 心 地 闻 一 闻 、品 一

品 。 水 仙 茶 耐 泡 、生 津 、回 甘 、养

胃。“一泡水、二泡茶、三泡四泡是精

华”“七泡有余香、八泡有余味、九泡

十泡仍回味”，这也许是品茶人对水

仙茶泡法和韵味的总结与评价。“水

仙 王 子 ”的 浓 郁 桂 花 香 和“ 水 仙 公

主”的悠悠兰花香，已成为极品水仙

茶 的 代 表 ，声 名 远 扬 。 再 尝 尝 这 里

的油炸糕、米浆粿、红菇汤、猪血菜、

闷 河 鱼 等 特 色 美 食 ，对 茶 乡 更 是 流

连忘返。

如 果 说 茶 乡 的 绮 丽 风 光 让 人 心

旷 神 怡 ，那 么 九 鹏 溪 景 区 的 如 诗 美

景 同 样 让 人 如 痴 如 醉 。 游 完 茶 乡 ，

如 有 余 兴 ，可 以 到 人 称“ 南 洋 水 乡 ”

的 九 鹏 溪 景 区 看 一 看 、走 一 走 。 这

里 有 山 水 一 色 、静 影 沉 璧 的 碧 波 湖

水 ，有 茶 绿 花 香 、鸟 欢 鱼 跃 的“ 桃

源”，有木屋休闲、栈道漫步的幽静，

让人乐此不疲、游而忘归……

《茶 经》上 说 ：“ 茶 者 ，南 方 之 嘉

木也，一尺、二尺乃至数十尺。”茶叶

源 于 南 方 ，源 于 中 国 。 唐 代 茶 圣 陆

羽的《茶经》编纂了中国第一部茶业

专 著 ，演 绎 了“ 丝 绸 之 路 ”“ 茶 马 古

道”的中国茶史，也佐证了水仙茶的

悠久历史。

闻 着 茶 香 游 南 洋 ，欣 赏 绵 延 茶

山 的 绮 丽 风 光 ，感 受 南 洋 国 家 湿 地

公 园 的 水 清 景 秀 ，了 解 水 仙 茶 的 制

作 工 艺 与 历 史 文 化 ，看 到 茶 乡 的 发

展和未来……

美丽茶乡，总让人游兴未尽。

水仙茶香飘南洋

□ 王张应

初夏，在皖南，夜宿山中小镇。

从 江 北 的 巢 湖 岸 边 来 到 江 南 离 桃

花 潭 不 远 的 地 方 ，中 途 辗 转 几 处 ，坐 了

一天汽车，晚饭后便有些困乏。匆草洗

漱，躺仰在床，关灯欲睡。

未拉窗帘。留一扇窗，以便引进山

间清风，滋润一宿陌生的睡眠。没有月

亮 的 初 夏 之 夜 ，天 上 无 云 ，有 许 多 星

星 ，天 光 还 是 有 的 。 只 是 因 为 灯 光 ，人

们 忽 视 了 天 光 。 或 许 ，在 蛇 虫 鸟 兽 眼

里，这样的夜晚如同人类的白昼一样明

亮。人在室内歇宿，室外便被另外一些

生灵掌控。

难得的机会，从江北平原来到多山

的江南。远离城市的喧嚣，没理由不睡

个 好 觉 。 可 偏 偏 事 与 愿 违 ，我 躺 在 床

上 ，闭 着 眼 睛 ，却 迟 迟 不 能 入 睡 。 在 辗

转反侧的烦躁中，隐约听见窗外有一种

久违的声音。那是布谷鸟的叫声。

那只布谷鸟似从远处飞来，飞跃山

林，最后落脚于旅馆窗外小河边的水田

里。鸟鸣声越来越响亮，越来越清晰。

最 早的声音很浅淡，布谷鸟应该还

在山那边。隐隐约约的鸟鸣，我听起来

是 这 样 几 个 音 节 ——“ 蚕 豆 做 窝 ，蚕 豆

做窝”。儿时我第一次听见这种鸟鸣，问

奶奶这鸟在说什么，奶奶告诉我，鸟在呼

叫“蚕豆做窝”。这时节蚕豆枝叶婆娑，

紫色的蚕豆花已经开过，水绿的蚕豆叶

子下面结出许多肥厚饱满的蚕豆荚。鸟

在蚕豆地里可以做窝藏身栖息，饿了还

有鲜嫩温软的蚕豆可吃。那种从远道而

来的倦鸟，当然希望找到这么好的地方

落脚，过几日舒舒服服的日子。

听到布谷鸟鸣，想起奶奶早年给出

的“ 译 文 ”和 解 释 ，我 眼 前 仿 佛 出 现 大

片 蚕 豆 地 ，仿 佛 闻 到 嫩 蚕 豆 的 清 香 ，尝

到 在 饭 锅 里 同 米 饭 一 同 蒸 熟 的 带 皮 蚕

豆的鲜香味。

那 只 鸟 可 能 在 山 林 里 找 到 了 歇 脚

之 地 ，估 计 它 已 叫 累 了 ，浅 淡 的 鸟 鸣 竟

浅 淡 至 无 。 鸟 鸣 歇 息 ，睡 意 还 是 不 来 。

闭着眼睛，没睡着，我像在等待什么，不

知是等待鸟鸣，还是等待睡意的到来。

在我 的 等 待 中 ，鸟 鸣 再 起 ，声 音 明

显 比 先 前 浓 重 。 我 感 觉 那 只 鸟 已 经 飞

出 山 林 ，栖 息 在 山 脚 下 水 田 埂 上 某 棵

树 的 枝 头 。 夜 晚 是 它 们 的 世 界 ，那 只

鸟 可 以 在 枝 头 抛 头 露 面 ，无 须 借 用 枝

叶 掩 体 。

浓 重 的 鸟 鸣 ，还 是 四 个 音 节 ，听 起

来好像更接近另外四个字——“割麦插

棵 ，割 麦 插 棵 ”。 我 的 家 乡 有 水 田 也 有

旱地，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和水稻。布

谷 鸟 飞 来 的 时 候 ，乡 人 正 忙 于 收 割 小

麦 ，栽 插 稻 秧 。“ 割 麦 插 棵 ，割 麦 插 棵 。”

布谷鸟反复啼鸣，是一种明明白白的善

意 提 醒 。 作 为 季 节 的 使 者 ，它 告 诉 人

们 ，这 时 节 手 头 再 忙 ，其 他 事 都 先 放 一

边，先把农事做了，季节不等人。

躺在旅馆空旷的大床上，听着布谷

鸟 一 声 声“ 割 麦 插 棵 ”，感 觉 那 已 不 是

一 般 提 醒 ，而 是 一 种 急 迫 的 催 促 ，一 遍

又 一 遍 反 反 复 复 的 催 促 。 可 那 种 令 人

不 安 的 催 促 ，在 我 听 来 ，也 只 能 空 着

急，无法付诸行动。如今有些人的乡村

是 遥 不 可 及 的 ，离 开 以 后 便 回 不 去 了 。

我 想 ，我 的 乡 村 也 是 这 样 吧 。 纵 能 回

去，也定然不是原来的乡村了。

既然无法行动，那就任由它使劲地

催吧。它催促不停，我只当没听见。闭

目养神，静候睡意快快来临。

那 只 鸟 许 是 叫 累 了 ，需 休 息 一 会 。

或 是 我 充 耳 不 闻 ，竟 有 那 么 一 个 空 档 ，

没 听 见 布 谷 鸟 鸣 叫 。 我 以 为 它 飞 走

了。它本来就是一只过路的鸟，不知从

哪儿飞来，也不知最终将飞往哪儿去。

待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将入睡时，那

只 鸟 儿 又 开 始 鸣 噪 起 来 。 这 次 叫 声 更

强劲，它好像就待在旅馆窗外的某棵树

上。因为离得近，我便听得更真切。还

是 四 个 音 节 ，不 再 是“ 蚕 豆 做 窝 ”，也 不

是“割麦插棵”，这次叫唤的应该是——

“不如归去，不如归去”。

我忽然意识到，那是一只流落他乡

的 鸟 ，它 在 日 夜 兼 程 ，朝 着 家 乡 的 方 向

赶路。沿途鸣叫，是在倾诉它的流浪之

苦，也在宣示它回乡的决心。路上风光

再 好 ，那 也 只 是 他 乡 ，不 是 它 的 家 乡 。

它去意已定，停留在任何一处也只是暂

时 歇 歇 脚 ，因 为 在 任 何 地 方 停 留 都“ 不

如归去”。

这 只 布 谷 鸟 将 一 句“ 不 如 归 去 ”

从 后 半 夜 叫 到 天 将 亮 。 鸟 鸣 声 也 唤

起 我 的 思 乡 之 情 ，像 那 只 鸟 儿 一 样 ，

我 也 起 了 归 乡 之 心 。 秀 美 江 南 ，风 光

再 好 ，我 也 只 是 一 位 旅 人 ，一 位 临 时

歇 脚 于 斯 的 过 客 。 我 的 生 活 空 间 不

在 江 南 ，我 还 是 要 回 到 那 块 属 于 我 的

土 地 上 去 。

布谷鸟叫了一夜，统共用了三种语

音 ，我 也 听 出 了 三 层 意 思 。 它 叫 到 最

后，才喊出它的心声。那声音直逼我背

起行囊，提前踏上归程。

布谷鸟叫了一夜

□ 刘友洪

于 农 村 长 大 的 我 而 言 ，竹 实 在

是再普通不过了。

我 的 故 乡 紧 邻 大 凉 山 麓 ，老 家

的 房 前 屋 后 ，一 簇 簇 、一 丛 丛 、一 片

片的慈竹、苦竹、水竹、金竹，茂盛地

生长着。编只箩筐，扎个扫帚，就到

竹 林 里 砍 根 竹 子 。 经 过 父 母 的 巧

手 ，竹 就 变 成 了 想 要 的 模 样 。 竹 也

是很好的柴禾，竹的枝丫，或枯死的

老竹，所产生的滚滚热量，能把深藏

在 食 物 中 的 人 间 至 味 给 拽 出 来 。 而

且，竹燃烧时发出的“嗤嗤”声，经灶

里溢出，就像人爽朗的笑声，能把人

的魂儿勾走。

在此我要申明，我说竹“普通”，

并 无 意 要 去 冒 犯 竹 的 高 洁 。 历 代 文

人墨客常以竹纯洁、虚心、挺拔的特

性 ，比 喻 人 的 高 尚 品 格 ，留 下 了“ 门

前 万 竿 竹 ，堂 上 四 库 书 ”“ 宁 可 食 无

肉，不可居无竹”等耳熟能详的警言

妙 句 ，竹 也 在 书 画“ 四 君 子 ”中 占 得

一 席 之 地 。 我 曾 写 过 篇 散 文《故 乡

的 那 片 竹 林》，文 中 我 以 匍 匐 的 姿

态，回望儿时的乐园，竹带给童年的

我 许 多 乐 趣 。 当 我 们 俯 下 身 来 ，与

竹平视，我们发现，竹确是极其普通

的 —— 论 斤 称 ，一 斤 也 卖 不 了 几 个

钱 。 不 然 古 代 用 来 书 写 的 竹 简 ，又

怎么能够大量普及呢？

至 少 到 四 川 眉 山 工 作 前 ，我 是

这 样 认 为 的 。 但 在 眉 山 看 了 几 个 地

方后，我不觉汗颜起来，我确实太孤

陋寡闻了，我确实太不懂竹了。

带 着 对 竹 深 情 的 探 究 ，我 们 开

始了眉山的竹之旅。

我 们 来 到 青 神 县 。 这 里 有 一

片 独 特 的 竹 林 湿 地 ，它 位 于 岷 江 和

思 蒙 河 交 汇 的 冲 积 平 原 上 ，占 地

400 余 亩 。 全 世 界 的 竹 有 1200 多

种 ，我 国 的 竹 有 800 多 种 ，这 里 就

栽 了 300 多 种 。

我 原 以 为 ，竹 都 是 那 种 圆 溜 溜

直 通 通 朝 着 天 空 长 去 的 ，但 是 我 错

了 。 你 看 这 大 佛 肚 竹 ，每 节 竹 子 犹

如弥勒佛的肚子，圆嘟嘟的，节节相

连 ，似 无 数 尊 罗 汉 叠 连 在 一 起 。 这

造 型 正 应 了 那 开 口 便 笑 世 上 人 、大

度 能 容 天 下 事 的 胸 怀 ，也 成 了 虚 怀

若竹最极致的表达。

我 原 以 为 ，竹 都 是 纯 青 色 的 ，但

是 我 又 错 了 。 且 不 说 那 湘 妃 竹 纤 纤

细腰，粉红中透出几分微黄，淡绿的

竹 叶 上 露 珠 晶 莹 剔 透 ，像 珍 珠 般 逗

人 喜 爱 ；且 不 说 花 巨 竹 、绿 槽 金 刚

竹 、黄 秆 乌 哺 鸡 竹 的 金 黄 在 阳 光 里

灿 烂 耀 眼 ；也 不 说 小 琴 丝 竹 、撑 篙

竹、金镶玉竹、黄皮绿筋竹的斑纹让

人 迷 醉 ，单 就 说 那 片 紫 竹 ，远 远 望

去，像熟透了的甘蔗林一样，一片紫

红色，非常醒目。

我 原 以 为 ，楠 竹 是 竹 中 最 高 大

的，但我还是错了。巨龙竹，大型丛

生竹，世界珍稀竹种，名副其实的竹

中之王。它高大笔直，雄壮魁伟，竿

高 可 达 30 多 米 ，相 当 于 十 多 层 楼 房

高；径粗 30 多厘米，足有一个面盆那

么 大 ，是 目 前 我 见 过 最 粗 的 竹 子

了 。 青 神 开 发 的 竹 乐 器 手 鼓 ，就 是

用巨龙竹制成的。

你 看 ，这 司 空 见 惯 的 竹 中 ，还

有 这 么 多 妙 曼 之 处 ，你 说 是 不 是 很

神 奇 ？

离 开 竹 林 湿 地 ，穿 过 竹 里 巷

子 ，往 东 北 方 向 步 行 一 里 路 ，就 到

了 竹 艺 广 场 。 那 里 有 个 竹 笋 状 的

建 筑 ，叫 竹 编 艺 术 馆 ，黛 青 的 外 表 ，

掩 映 在 苍 翠 的 竹 林 里 。 广 场 上 还

有 竹 艺 中 心 、会 展 中 心 、博 览 馆 、熊

猫 馆 等 建 筑 ，每 幢 建 筑 都 造 型 各

异 、现 代 大 气 ，外 观 都 用 竹 元 素 装

饰 。 馆 内 收 集 了 众 多 箢 篼 、簸 箕 、

鱼 濠 、油 支 子 等 ，这 些 都 是 祖 先 们

生 产 生 活 的 用 具 ，是 他 们 对 竹 最 朴

实 的 景 仰 。

在 竹 编 艺 术 品 展 区 ，悬 挂 着“梅

兰 竹 菊 ”“ 春 夏 秋 冬 ”等 十 余 幅 白 底

黑 字 的 中 国 传 统 字 画 —— 字 ，如 书

法 家 泼 墨 挥 就 ，潇 洒 自 如 ；画 ，是 中

国 画 、水 墨 画 ，意 境 深 远 ，呼 之 欲

出 。 工 作 人 员 小 余 说 ，大 家 可 别 认

为 这 是 用 笔 墨 画 出 来 的 ，这 是 用 竹

子 编 出 来 的 。 我 听 了 微 微 有 些 惊

讶 ，但 也 不 算 太 惊 讶 —— 此 前 我 已

在 其 他 地 方 见 过 类 似 作 品 ，但 那 次

看到的线条比较粗，颗粒比较大，用

相机语言说，就是像素比较低，清晰

度 不 够 。 此 刻 令 惊 讶 的 是 ，这 画 竟

如此细腻，如果不是刻意提醒，真不

容易看出那是用竹子编出来的。

我 们 来 到 一 幅 巨 型 竹 编 面 前 ，

旁边的标签上写着《清明上河图》几

个 字 。“ 这 幅《清 明 上 河 图》长 约 6

米 ，宽 约 半 米 ，用 了 上 百 万 根 竹 丝 ，

由 6 位 大 师 耗 时 一 年 手 工 编 制 而

成。”小余说。同行有人问：“这也是

竹 子 编 的 吗 ？”“ 当 然 是 了 。 一 截 竹

子 要 分 成 26 根 篾 条 ，每 根 篾 条 再 用

刀划四五十次，直到划成薄如蝉翼 1

厘 米 宽 的 竹 线 。 每 根 竹 线 还 要 用 特

制工具再分成 48 根比头发丝儿还细

的竹丝。”小余在青神县竹编产业园

区 工 作 过 ，说 起 竹 编 如 数 家 珍 。

“2006 年，一幅竹编《清明上河图》卖

了 106 万 元 。 折 算 下 来 ，1 克 竹 丝 要

值 3000 多 元 ，比 黄 金 还 贵 哩 。”听 小

余 这 么 一 说 ，大 家 不 约 而 同 地 发 出

了“啧啧啧”的赞叹声。我埋下头去

仔细端详，房屋、小船、树木、人物都

栩栩如生。

奇 了 ，太 神 奇 了 ，真 让 我 们 大 开

眼 界 ！ 难 怪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专 家

波拿教授在青神参观后赞叹：“这是

竹 编 史 上 的 奇 迹 ，是 艺 术 中 的 艺

术。”我们转过身来，在这个展厅里，

还 陈 设 着《簪 花 仕 女 图》《八 骏 图》

《百 帝 图》《老 北 京》《富 春 山 居 图》

等，每件都是艺术精品，每件都巧夺

天工。

在 这 里 ，已 不 见 竹 的 外 形 ，竹 已

融 入 艺 术 之 中 。 是 竹 成 就 了 艺 术 ，

还 是 艺 术 羽 化 了 竹 ？ 我 不 知 道 。 我

只知道，在这里，竹与艺术已经完美

地 结 合 在 一 起 ，竹 编 让 竹 身 上 生 长

的无限想象变成了现实。

这 够 神 奇 了 吧 ？ 但 你 且 慢 ，竹

在眉山演绎的传奇故事还没完呢。

从 青 神 出 来 ，沿 剑 南 大 道 上 遂

资 眉 高 速 ，半 小 时 就 到 了 洪 雅 县 。

在 洪 雅 县 城 西 南 ，我 们 跨 进 了 一 家

叫“竹元科技”的公司。

之 所 以 来 这 里 ，是 因 为 在 青 神

竹 艺 广 场 参 观 时 ，看 到 了 桌 椅 柜 床

等 竹 板 材 家 具 。 圆 圆 滚 滚 的 竹 ，怎

能 制 造 出 这 样 的 板 材 家 具 呢 ？ 一 打

听 ，才 知 道 洪 雅 的 竹 元 科 技 就 是 解

决 这 个 难 题 的 ，据 说 这 家 公 司 还 拥

有相关知识产权。

刚 进 公 司 大 门 ，就 看 见 根 根 慈

竹 整 整 齐 齐 地 码 放 着 。 生 产 车 间

里 ，忙 碌 的 工 人 们 正 在 操 作 机 器 ，

把 圆 圆 的 竹 子 分 割 成 片 片 竹 条 。

另 一 条 生 产 线 上 ，片 片 竹 条 又 通 过

定 向 分 离 、重 组 、复 合 、脱 水 、烘 干

等 环 节 ，最 后 就 得 到 了 生 产 竹 板 材

的 原 料 。 在 高 高 耸 立 的 疏 解 压 析

机 里 ，十 多 厘 米 厚 的 竹 片 被 热 压 制

成 3 厘 米 厚 的 高 强 度 竹 质 复 合 材

料 ，这 就 是 制 作 各 式 构 件 各 样 家 具

的 竹 板 材 了 。

这 是 一 个 化 茧 成 蝶 的 过 程 。

竹 已 经 脱 胎 换 骨 ，看 不 出 半 点 原 样

来 —— 竹 变 成 了“ 钢 ”。 之 所 以 叫

“ 钢 ”，是 因 为 一 块 竹 钢 与 玻 璃 钢 的

结实程度差不多，但比木材、钢材更

有韧性——竹钢，似钢又胜于钢。

我 们 在 会 议 室 ，观 看 了 公 司 的

宣 传 片 。 片 中 介 绍 ，用 竹 钢 建 成 的

网 红 建 筑 层 出 不 穷 。 比 如 在 成 都 龙

泉山城市森林公园，一到山下，就可

以看到一座 40 米高的五层塔楼——

丹 景 阁 ，金 属 般 的 质 感 ，橙 红 艳 丽 ，

巍 然 屹 立 ，它 就 是 采 用 竹 钢 建 成 。

还 有 成 都 三 圣 花 乡 的“ 玫 瑰 门 ”、天

府 国 际 机 场 的 景 观 小 品 。 再 远 些

说，2019 年北京世园会竹藤馆、北京

无 印 良 品 酒 店 、呼 和 浩 特 昭 君 博 物

院 ，也 是 用 竹 钢 建 造 的 。 甚 至 西 班

牙 的 马 德 里 机 场 ，都 用 上 了 竹 钢 。

公司介绍说，竹钢坚固耐磨，防潮阻

燃，是经久耐用的建筑材料 ；竹钢韧

性 好 ，可 制 成 梁 、柱 、楼 等 大 跨 度 的

结 构 ；竹 钢 的 颜 色 去 掉 了 工 业 气 息

浓 厚 的 部 分 ，保 留 了 生 物 质 材 料 的

自然本色，在返璞归真的今天，不需

要 再 进 行 表 面 二 次 装 修 ，省 时 省 钱

又省心。

普 通 的 竹 与 现 代 科 技 完 美 结 合

起来，竹的生命得以延续，竹的价值

得以升华，竹就不再普通了。

你说这竹，是不是很神奇？

当 然 ，竹 的 神 奇 不 是 与 生 俱 来

的 ，这 种 神 奇 是 人 创 造 出 来 的 。 与

其 说 是 竹 的 神 奇 ，不 如 说 是 千 千 万

万的劳动者，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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